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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嬉笑怒骂
讲述美国

06 学好外语很重要

这一趟出使法军据点，华盛顿可谓
九死一生，走了1100英里，历时11个
星期。

不过，华盛顿这一趟出使也并非一
帆风顺。

英国总督收到法国将领的复信后
火冒三丈，因为信上说法国人到这儿来
就是要长待下去，如果英国人想占领这
块儿土地就必须跟法国人兵戎相见。

鉴于形势极为严峻，华盛顿建议在

俄亥俄的岔路口修一座城堡，并自告奋
勇去完成这项任务。

建议得到采纳后，华盛顿就开始修
城堡，而此时法国人也在修城堡。

双方都在修城堡，冲突就不可避免
地发生了。

华盛顿先发制人，袭击了一队在双
方争议地区安营扎寨的法军，没被打死
的法军除了一个人逃跑了，其余人都被
俘虏了，就连法军首领也在重伤之下被
活捉了。

没等华盛顿下令给法军首领包扎
伤口，他手下的印第安首领便手起刀
落，把法军首领的头割了下来，不一会
儿，其他法国俘虏都变成了“血葫芦”，
无一生还。

杀了法国人，这下闯祸了。
法国人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报

仇雪恨。
形势对华盛顿很不利，毕竟这儿距

离法国的势力范围较近，法国和印第安
联军人多势众，华盛顿的一小撮人马根
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很快，法军指挥官就从那个逃跑
的士兵那儿得到了消息，立刻率领军
队包围了华盛顿的城堡，发起了几次
冲锋。

华盛顿毕竟年轻，虽然身为民兵少
校，但他并没有什么指挥经验，眼看就
要全军覆没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
路——举白旗，向法国人投降。

法国人满腔悲愤：你们杀了我们的
人，现在想投降？没这么便宜！法国人
手下的印第安人更是想把这些英国白
人割完头后，全丢去喂狼。

法军指挥官倒是很有绅士风度，他
说个人恩怨要服从国家利益，于是接受
了华盛顿的投降，但要求他在投降书上
签字，“保证一年之内不回俄亥俄”。

华盛顿觉得自己真是走了狗屎运，
不就签个字嘛，没问题。他拿起投降
书，看都不看，提起笔就签了。

这群法国人一看就傻了，打心眼儿
里佩服华盛顿：这个英国民兵军官简直
是语言天才啊，我们老大咬文嚼字写了
一晚上，多次查字典，生怕语法和单词
出了差错，没想到人家一分钟不到就看
明白了。

法国人哪里知道，华盛顿压根儿就
没看内容，因为他不懂法文。

法国人并不是在故意为难华盛顿，
在那个年月，各国人民都要学法语，俄
国、德国的宫廷用语都是法语，英国宫
廷里的早期用语也是法语，就连跟法国
人一天二地恨、三江四海仇的德国人的
最高勋章——“蓝色马克思”上的文字
都是法文。

法国人认为英国军官都是受过
高等教育的，懂法语应该是他们的基
本功。

他们没有想到，华盛顿根本没有上
过学，只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了两

年，根本不懂法文。
华盛顿认为活命要紧，所以，他一

拿到法国人的文书，看都没看就签了。
他回到弗吉尼亚之后才知道后果

的严重性，因为那份文书上居然写的是
“华盛顿下令杀害了法国使节”。

法国人拿着这份华盛顿签了字的
文书找英国人抗议，英法之间的七年战
争就此爆发。

所以说，有时候懂一门外语是非常
重要的。

七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惨败，英国
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他们在美洲大陆
上的几乎全部财产。

从此，北美洲彻底成了英国的势力
范围。

英国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从功能
上来说，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弗吉
尼亚和它南边的殖民地，主要生产烟
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也种植小麦和大
米；第二类以新英格兰、新斯科舍、加拿
大为代表，主要发展捕鱼、伐木、皮毛
业；第三类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等地
区，以小农经济、制造业为特色；第四类
是加拿大殖民地以西的地方，当时还没
有开发；第五类是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建
立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通过甘蔗种植
业能给英国带来最大的利润，是在英国
国内最受待见的殖民地。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美
国史》袁腾飞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人鱼与她
梦幻童话

眉目如画07

我无声地哭泣着，几次用力抹去眼
泪想微笑。既然不会再有人为我擦去
眼泪，不会再有人心疼我，那么我只能
微笑去面对，但是，每一次努力挤出的
微笑很快就被眼泪击碎了。

我哭得站都站不稳，瘫坐在地。我
紧紧地咬着牙，紧紧地抱着自己，想给
自己一点儿力量和安慰，但看着眼前的
空屋，想到屋子原来的主人已经不在，
眼泪就像滂沱的雨，落个不停。

我一直哭、一直哭，似乎要哭到地

老天荒。
突然，一团龙吐珠花飘到我眼前，

像一个努力逗人发笑的顽童，在空中翻
了好几个跟斗，扑进了我的怀里。

我一下子止住了哭泣，愣愣地看着
它，竟然是一个用龙吐珠花编的花球，
绿藤做骨、鲜花为饰，恰好一手可握，十
分精巧、美丽。

我忘记了悲伤，忍不住把它拿了起
来，正要细细观看，却想到一个问题：这
个花球是从哪里来的？

我像没上油的机器人，一寸寸僵硬
地扭过头，看向花球飘来的方向。那个
男人……他什么都看到了……被我深
藏起来的，我最软弱、最痛苦、最没有形
象的一面……

他静静地看着我，沉默不语；我在
尴尬和恼怒之下，大脑一片空白，说不
出一句话。

隔着枝叶扶疏、花白如雪的九里
香，我俩“无语凝噎”地对视了半晌。我
一骨碌站起来，抬起手，想把花球狠狠
砸到他身上，终究不舍得，一转身，拿着
花球冲进了屋子。

我看了一眼镜子里狼狈不堪的自
己，越发尴尬和恼怒，又想砸花球，可刚
举起来，看它那么精巧、美丽，只好又放
下，宽慰自己：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
自己家的花。

我迅速用冷水洗了把脸，把早已松
散的头发重新绾好。看看镜子，我觉得

自己已经改头换面了，便气势汹汹地走
出屋子，决定严肃处理一下这个昏倒在
我家的男人。

夕阳在天，人影在地，他穿着白衫、
黑裤，笔直地站在那里，巍巍如孤松立，
轩轩如朝霞举，眉目如画，色转皎然，几
乎不像尘世中人。

日过中天，阳光灼热，这个挨着屋子
和院墙的角落却阴凉怡人、花香馥郁，难
怪他能不声不响地在这里坐一早上。

我叉腰站在他面前，面无表情地
质问：“看够了吗？对我们唱的大戏满
意吗？”

他没有吭声。
我怒问：“你为什么一直躲在这里

偷看？”
他平静地说：“不是偷看，而是主人

没有允许，我不方便随意走动。”今天早
上他说话还很费力，这会儿他说话虽然
有点儿古怪的口音，但并不费力。

我讥嘲：“难道我不允许你离开了
吗？你怎么不离开？”

“没有合适的机会。”
我被他噎住了，一早上大戏连台，

他确实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离开。我
不甘心地问：“你为什么用……用一团
花扔我？”

“你不是也用花扔我了吗？”
呵！够伶牙俐齿的！我恼怒地瞪

着他，他波澜不惊地看着我，平静的眼
神中带着一点儿不在意的纵容，就像汪

洋大海不在意地纵容着江河在自己眼
前翻腾。

我越发恼怒起来，正要发作。
突然，一阵风吹过，落花簌簌而下，

犹如雪花。我不禁挥着手，左偏偏头、
右侧侧头，他却静坐不动，专注地看着
落花残蕊纷纷扬扬，飘过他的眉梢，落
在他的襟前。

在蹁跹花影中，日光轻柔温暖，他
的眼眸却十分寂静冷漠。他仿若无喜
无悲、俯瞰众生的神，可那深远专注的
眼神里面明明掠过了惆怅的前尘旧梦。

我不知不觉停下动作，呆呆地看着
他，就好像忽然之间，万物变得沉寂，
漫天飞扬的落花都放慢了速度，天地
间只剩他慵懒而坐，静看落花如雪，蹁
跹飞舞。

不过一瞬，他就察觉到我在看他，
眸光一敛，看向了我。

和他的视线一撞，我回过神来，急
忙移开了目光，莫名其妙地觉得心发
虚、脸发烫，原本的恼怒早不知道跑到
哪里去了。

罢、罢、罢！自家伤心事，何苦迁怒
他人？

我意兴阑珊地说：“你现在可以离
开了，时机绝对合适！”

他一声不吭地站起身，从我身边绕
过，向外走去。

（摘自《那片星空 那片海》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